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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久没有一个人静静的坐着了。。。。。。

难得一个这样的夜晚，没有压力和繁乱，完完全全属於自己的。

卷缩着身体，慵懒的窝进棉质的沙发里。

身体像是干涸太久的田地，被时间滋养着；静，似乎能够听到天地万物的呼吸，
平和的。

细雨飘落，轻叩窗檐，叮咚叮咚，那是最美的天籁，像是一个初恋少女急于诉说
心事。

一个人静静的呆着，在黑暗的房间里，听着雨声，让心灵舒展。

窗外，被雨夜笼罩着，看不到什么，却又似乎可以看到很远，看到那些自远古以
来的树木，像魔般缠绕着，滋长着，在雨夜里轻舞。

可以什么也不想，也可以想很多很多，想自己是一个曼妙精灵，赤着脚在丛林中
飞翔，裙摆飞扬，像是蝴蝶的翅膀。想自己是拥有魔棒的仙子，轻轻一点，世界便不
再有秋与冬夏，不再有海角天涯。

在一个静谧的雨夜，学习忘记，忘掉烦乱，忘掉拥挤，忘掉你爱的和爱你的，就
像犀牛忘记草原、水鸟忘记湖泊、地狱忘记天堂、你忘记我。

那一刻，你就是一滴春雨，落入滋养你的大地，回归，原始。

一个人，静静的。。。。。。

杨帆春夜听雨
她和他隔着一张圆形咖啡桌。

要离开了。 
最后一次。 

他拿出烟，很自然的倒过来，敲打桌面，烟草
因为撞击而挤向一端，烟就变得紧实。

歪着头、眯着眼睛，点燃，烟火突明突暗，白
色的烟雾轻轻呼出，环绕、迷漫，他的轮廓在烟雾
中变得模糊。

她倾心于这一瞬间，他们牵手的日子，享受着
他吸烟的每一瞬间，却也严格的控制着他的烟量，
她怕，却不知道怕什么。

她羡慕他手中的那支烟，可以被轻轻握着，含
在嘴里，灵魂走入他的身体。

她把他和他的香烟，放进眼睛里，笑了。
瞬间她决定，要做他的一支烟，点燃，焚烧，

融入他的体内，像黑色的尼古丁，不放开他。

一生，有时就是一瞬间。

杨帆

三毛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齐豫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孙燕姿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太多太多的人都这

么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是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他们都叫我中国人(Orang Cina)。

在中国的时候，他们都叫我马来西亚人。

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真的。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只是别无选择地跟着父辈随遇而安，只是为了能全一息生存，故乡的名字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从一个

地方变成了另一个地方。到了哪里落脚，到了哪里落地生根，到了哪里开花结果，哪里就是故乡。

不是想要流浪，也不曾梦过橄榄树。我只是不知道故乡在哪里。

于是无法依靠任何人。这一生，都只敢掌握在自己手中。

面对太多次聚散，经历太多次漂泊，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相聚又分开，来了又走了。我似乎一直在离开别人

的生命，或是等待着别人离开我的生命。到最后只剩下自己一个人。

——那种没有依靠的寂寞心情，那种无法停下的孤独脚步，都是一种无望的守护姿态。窒息。

不敢相信自己会属于谁，不敢相信有谁会属于自己。不敢相信谁会为了谁放弃什么。不敢相信谁会为了谁学会

什么。不敢相信谁没有了谁活不下去。

谁委屈了谁？谁担心着谁？谁牵挂过谁？我，都不相信。

他们始终都不明白，为何我是这么地执著。这么这么地，执著。

固执地保留着许许多多琐碎的事物。

明明自始至终都不会再有用处，偏偏就是舍不得丢掉。残破的没有任何价值的旧玩偶，童年时最珍爱的卡通笔

记本、书签、卡片，求学时用过的破旧课本、练习薄，装过玩具或者模型的纸盒，甚至连买东西时留下的购物袋，

零零总总——

都要任性地留下来，放在那里，堆积成山。

太多太多的东西捉不住。我只有自己一个人。

所以执著地保留住那些琐碎的事物，怎么也不放开。

所以逼使自己前行，再累也不敢停下脚步，在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舞台上独自旋转着，容颜憔悴，精疲力竭，但

却无法停下。

（沉溺。渴望。痴狂。身体的疲惫变成一种变相的惩罚。疼痛。我的身体尖锐地疼痛。）

就像那双被诅咒了的红舞鞋，少女穿上它之后根本就无法再脱下，只能不停不停地随着它起舞——永不停止地

旋舞，直到精疲力竭，直到——死亡，很凄绝，却也很美。

不是因为迷失在贪婪的欲望里，他们都不明白——他们永远都不会明白，我只是缺乏安全感，只有这双手脚是

自己的，不舞到最后一刻，对不起自己。

我没有故乡。

我的故乡在远方，而远方，是不会有名字的。

（稿于2005年11月6日立冬前夕，异国的深秋，真的好冷……）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黄敬哲

新
月
新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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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瞬 间
一
水声破碎
冰清玉洁的日子
冷冽的风吹响一支箫
莲  我独坐你默想的境界
接近一颗疼痛的内核

来自天堂美丽的精灵
舞姿清越散淡
圣洁的光芒
照亮一方水域

水汽成烟
流浪的鱼群
触摸生活沉淀的美学
超凡脱俗的绝色
我用什么来阐释你的一生

二

清丽的宋词抑或小令
一阙一阙
凌波之上的舞步
踩瘦了容颜
踩疼内心的芳香
涉水泅渡的人
为什么
只有梦里与你贴得最近

借一缕月光
我听到你的歌唱
清澈的气息
不染的洁净
温柔里忧伤一滴滴坠落
洇入水波   匿于水声
窥不到的暗流冲击
深入骨髓

三

从一阕伤感的词出发
游离于意念之外
莲   我们在一条路上反复行走
被魔鬼的咒语禁锢

爱情是一种绝症
易碎的是生命
痛哭失声的   是谁

流水带走了更多的时光
带走更多的幸福和忧伤
尘嚣无法散尽
没有什么不会遗忘
只请求你  说出
曾经历了怎样的峥嵘

四

莲   我们爱过的事物必将永远
我更加相信
爱是一种伤害
而幸福   是一种疼痛

让誓言与偈语
从指缝间溜走
剔除眼中暗藏的苍茫
学会遗忘和原谅
并把苦涩的微笑
绽放在风和雨的罅隙
粲然如花

今夜无眠
倾听蓝色透明的长夜
摇响满天星星籁籁
想象美丽的星子纷飞若雨
在天空的舞台演绎
一出伤感凄美的剧
而晨曦中初荷上的凝露
该是观众一掬感动的痕迹

贴近夏夜
忘却和归复是一种美丽
暴雨过滤了燥热
真诚和纯洁就离我们很近了
尽情开启心窗吧
紧贴夜的心房
倾听夏夜花开的声音
倾听果实灌浆的歌唱
倾听心与心的交谈

虫鸣的音符游曳在夜的五线谱上
不眠的梦在寻找心的家园
找出内心那块最柔弱的部分
与夜推心置腹长谈
纵然可以无视冷漠粗糙
又怎能让美善擦肩而闪
倾听夏的热烈夏的诚挚
才发现轻易的感动轻易的受伤
一切都源于
琐碎里的真诚纯净

《莲》杨宝琼

杨宝琼

倾听夏夜

不知道是否每一個異鄉人都會「每逢佳節倍思親」？ 

異鄉人，又是否難逃「每逢佳節倍感孤單」？ 

昨晚與相識１２年的老友吃飯，他細心的問：「你感到孤單嗎？」 

回家的時候才發覺，自己對於承認孤單，仍未熟練到直接以對。 

家鄉的冬至並非真的「冬至」，因為她位於赤道線上。 

但在香港，冬至真的是「冬至」，今天更是入冬以來比較冷的一天。 

唯一記得與媽媽一起渡過的冬至，是在小時候，吃著媽媽搓的湯圓。 

大人們說，不可以去數那個大圓盤上的湯圓，否則將來臉上會長很多豆豆。 

後來我真的長了很多豆豆，不知道是否真的與數湯圓有關。 

我們那兒吃的湯圓是沒有餡的，沾著花生碎來吃。 

去年的冬至，大舅母送來一大碗的湯圓，上面已經沾滿了花生碎。 

看著湯圓的時候想起了媽媽，也訝於大舅母的用心，但強忍著淚水。 

那是媽媽去世後的第一個冬至，我的心已經哭碎了，所以那一天我不哭。 

早上走在街上的時候，想起自己將孤單的渡過這個冬至。 

但隨即也想到在這個城市，還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將孤單的渡過這個冬至； 

因為孤單，並非意味著只有自己一個人，既使在繁忙的人群中，孤單依舊存在。 

一想到有那麼多孤單的人，自己的孤單便馬上分擔了出去。 

不敢或不想說出自己的孤單，可能是害怕身邊的人試圖以自己代替孤單； 

相信他們還不知道，孤單是人類最恆久的朋友，無法驅趕，卻能共處。 

若不試著與孤單共處，恐怕永遠找不到自己。 

想不到今天可以吃到類似湯圓的糯米滋，一咬下去，裡面全是花生碎。 

今天他竟然喊我的乳名，很驚訝，很親切；我們也相識了１２年。 

媽媽搓的湯圓、媽媽喊的乳名、淚水、孤單、對媽媽的思念， 

都揉合在這個靜靜的冬至裡面了。 

寫在冬至 卢美玲

新
月
新
月

●

在这样的夜里

风清星莹的夜里

是谁在撕扯我裸露的纯净

是谁在放肆地啃噬我的宁静

黑暗中寂静的痛楚

是童年秋日下的蒲公英么

手足无措之间已轻轻飘散

无法保留  也无法捕捉

是谁

于黑暗之中让我陷落

清脆的泪滴

只能说是我面对伤害的

一种音乐

我愿意在今夜的宁静里

让灵魂静静倾听

纵然你一声真诚的问候

能让我心颤栗泪流

在呐喊与沉默之间

谁也无法拒绝生存

可是谁又能躲在歌声里伤悲

在这样的夜里

我只能默默倾听风声

捡拾自己的碎片

让孤寂在瞬间迷途

用想象虚拟一个纯粹的完美

远离你的目光之外

无须拴束不再无奈

用我依然的专注执着

走出这片沉闷的天空

我要用鲜活的呼吸歌唱

要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姿态

接住飞翔而来的诗歌

今夜的感觉
杨宝琼


